
第二十四回  陌路相逢

花底新声，尊前旧侣，一醉尽生平。司马无家，文鸳未嫁，赢得是虚名。

——彭骏孙

杨牧站在一旁，得意洋洋的为齐建业喝彩。
吕思美正在思量怎样去帮宋腾霄的忙，蓦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瞅了
杨牧一眼，冷笑说道：“杨武师，听说你在蓟州也有不大不小的名头，原来
就只会摇旗呐喊么？”
杨牧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吕思美道：“我们乡下有个笑话，二人吵架，其中一个卷起衣袖，气势
汹汹，似乎非得立即和对方打上一架不可。可是当对方起而应战的时候，他
却是只敢动口不敢动手了。他骂一句，退一步，大叫大嚷的要人家等他，等
他回家去把‘姻伯’请来！”
这个笑话其实是各地都有的，不过多数说的是回去请“哥哥”。吕思美
说成是请“姻伯”，当然是调侃杨牧的了。”
杨牧大怒道：“不是看在你是个黄毛丫头的份上，我非得教训你不可！”
吕思美笑道：“好呀，那正是求之不得！要打就赶快打吧，趁你的姻伯
还在这儿，有你的便宜呢！”
宋腾霄叫道：“小师妹，这不关你的事，你走吧！”
吕思美笑道：“我可不想做笑话中的主角。你们打得这样高兴，我岂可
不凑凑热闹？哈哈，杨武师来吧，来教训我吧！”说到“教训”二字，她已
是唰的拔剑出鞘，朝着杨牧的面门，就是一晃。
杨牧大怒道：“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双掌划了一道圆弧，一招“游空
探爪”，左掌拍出，右掌向吕思美的肩头抓下。
这一招本是他家传的“金刚六阳手”的绝招，左掌以阳刚之力荡开对方
的剑尖，右掌就可以抓着对方的琵琶骨。刚才在酒家里吕思美曾给他一掌推
开，他以为吕思美纵然通晓剑术，也不会高明到哪里去，根本就不把她放在
眼内。满以为一定可以手到擒来，心里还在打算要怎样来折辱她呢。
哪知吕思美是谋定而动，早有准备。在空地动手，不比堆满了桌椅的酒
店难以腾挪，杨牧一抓抓来，她早已是一飘一闪，使出了寄花绕树的身法，
绕到了杨牧的背后了。
杨牧一抓抓空，陡觉金刃劈风之声，心知不妙，反手一掌拍出，身形转
了一个圈圈。
他的武功也确是委实不弱，这一招化解得妙到好处，吕思美功力稍逊一
筹，剑点歪斜，倘若硬刺过去，刺着了他，也不会伤得很重，却得提防给他
抓着。
吕思美当机应变，仗着轻灵的身法，迅即变招，杨牧刚刚转了一圈，脚
步未曾站稳，只见剑光耀眼，吕思美又已是从他面前刺来了。
吕思美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
右；展开了穿花绕树的身法，和杨牧游斗。端的是俨如蜻蜒点水，彩蝶穿花，
衣袂飘飘，绕得急时，就如随风飘舞的一团白影。
杨牧虽然是功力稍胜一筹，打不到吕思美的身上，也是无奈她何。
掌风剑影之中，杨牧一招“阴阳双撞掌”击去，左掌阳刚，右掌阴柔。
刚柔两股力道互相牵引，吕思美滴溜溜的转了个身，冷笑说道：“金刚六阳



手也不过如此，见识了！”杨牧一掌击空，陡然间只见剑光一闪，耀眼生缬，
饶是杨牧躲闪得快，只听得“嗤”的一声，衣襟已是被她的利剑穿过，幸而
没有伤着。
齐建业呼的一掌，将来腾霄迫退两步，叫道：“杨牧，过这边来！”迫
退了宋腾霄，他的身形也向杨牧这边移动。
吕思美“噗嗤”一笑，说道：“对啦，快去求你的姻伯庇护吧！”杨牧
刚才险些给她利剑所伤，吓出了一身冷汗，性命要紧，顾不得她的耻笑，慌
忙便窜过去。
吕思美如影随形，跟踪急上，说时迟，那时快，一招“玉女投梭”，明
晃晃的剑尖，又刺到了杨牧的背心。
此时杨牧刚好和齐建业会合，齐建业自是不容吕思美伤他，中指一弹，
“铮”的一声，正巧弹着无锋的剑脊。
齐建业施展的是“弹指神通”的功夫，虽然只是用了五成力道，吕思美
已是禁受不起，虎口一麻，青钢剑脱手飞上半空。
宋腾霄连忙一剑向杨牧刺去，这是“围魏救赵”之策，攻敌之所必救，
杨牧惊魂未定，身形未稳，如何能够抵挡？当然又唯有依靠齐建业替他解困
了。
三方面动作都快，齐建业左时一撞，用了个巧劲，将杨牧撞过一边，横
掌如刀，一招“斜切藕”的招式！右掌向宋腾霄臂弯削下。这一招也是攻敌
之所必救，宋腾霄一个“盘龙绕步”收剑回身。
就在这霎那之间，吕思美飞身一掠，也已把青钢剑接到手中，退而复上
了。
宋腾霄埋怨道：“小师妹，你何苦管这闲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的事不用你管。”
吕思美笑道：“我本来就是爱管闲事，何况你的事怎能说是与我无关？”
宋腾霄知道她的脾气，无可奈何，只好说道：“齐老头儿的擒拿手十分
厉害，你可要小心了！”吕思美又笑道：“我知道。刚才我已经领教过了。
嘿，嘿，我只是一个初出道的晚辈，难得有这机会向名震江湖的四海神龙请
教，伤了也是值得的啊！”
四海神龙是何等身份，听了这话，不觉脸上一红，心里想道：“我若用
重手法伤了这个初出茅芦的小姑娘，只怕要给天下英雄所笑。”当下说道：
“谁叫你这女娃儿不知好歹，你若不和杨牧纠缠，我也不会难为于你，你走
吧！”
吕思美道：“你们这边两个，我们也是两个。我若走了，你们岂不是占
了便宜？”口中说话，手上的那柄青钢剑招数可是丝毫不缓，剑剑攻向杨牧
的要害。杨收空手斗不过她的长剑，齐建业无可奈何，又只好腾出手来替杨
牧解招。杨牧不敢离开他的靠山，于是变成了双方都是二人联手作战的局面。
齐建业本来是被迫应战的，却给她颠倒来说，弄得他啼笑皆非。
杨牧连遇几次险招，怒道：“这野丫头刁滑得很，她自讨苦吃，可怪不
得咱们，姻伯，你还是把她先打发了吧，免得她来歪缠。”吕思美“噗嗤”
一笑，说道：“原来那个笑话并不是我们乡下才有。”对准杨牧，唰的又是
一剑。
齐建业道：“我自有分寸。”沉下了面，喝道：“女娃儿，你再不知好
歹，我可不客气了！”



吕思美笑道：“老头儿，你一把斑白的胡子，生了气胡须也会动的，很
是有趣！”
齐建业给她弄得啼笑皆非，想道：“这女娃儿也确实是有点可恶，好，
待我想个法儿，不伤她的身体，点了她的穴道。”
可是吕思美的“穿花绕树”身法，运用得十分精妙，她好似窥破了齐建
业的心思，身子滴溜溜的老是绕着杨牧来转，无形中等于拿了杨牧来作盾牌，
教齐建业无法点着她的穴道。
齐建业不由得动起怒来，蓦地一声大喝，加重了掌力，向宋腾霄猛扑。
转换目标，心里想道：“待我毙了这个小子，看你这野丫头还能不束手就擒？”
吕思美所受的压力稍松，立即又向杨牧加紧攻击，叫齐建业不能全神去
对付宋腾霄。
如此一来，变成了互相牵掣的局面。不过吕思美的功力毕竟是和四海神
龙相差太远，而杨牧虽然空手，却可以与她勉强周旋，是以始终还是齐建业
和杨牧这边大占上风。
宋腾霄给齐建业的掌力迫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心里可是感到甜丝丝的，
“想不到小师妹竟要为我拼命，这次倘若能够脱难，我真不知应该如何报答
她才好。”
缨长风坐在店中观战，心里可是焦急非常，正想出去帮宋腾霄的一把，
忽见一个手拿旱烟杆，披着粗布大褂的老头儿在街头出现，正向着打斗的地
方走来。
那店小二跳了起来欢呼道：“这可好了，我的东家来了！”
缪长风心中一动，想道：“莫非这个老头儿乃是隐于市肆的风尘异人，
为了结交江湖朋友，才开这间酒店？”
心念未已，那老头儿已是走得近了。店小二站出门口大叫道：“老东家，
不好了，快来呀！这几个客人在咱们的店子里打架，去了一拔，又来一拨，
屋内打得不够，又打到了大街上。咱们店子里的东西毁了还不打紧，闹出了
人命来可不得了！”
杨牧喝道：“识趣的走远一些，别来多管闲事，打坏了多少东西我们自
会赔给你。”此时正打到紧要的关头，杨牧这边大占上风。宋腾霄被齐建业
的掌力笼罩，虽然奋力解拆，已是力不从心。吕思美气力不加，身法亦已渐
见迟滞，远不及刚才的轻灵了。
那老头儿慢条斯理的拿起旱烟杆，吸了口烟，缓缓说道：“老兄，你这
话可说得不对了。你们在我的店子里闹出事情，焉能说是我多管闲事？东西
可赔，人命可是不能赔的。打死了人，你们一走了之，事情还不是到了我的
头上？”
口中说话，脚步逐渐走近。突然就插进打斗的圈子当中！
齐建业本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料想这老头儿定非常人，正想问他。未
曾出口，对方已然出手。
此时杨牧正在一掌向吕思美劈去，吕思美则在全副心神用来帮忙宋腾霄
抵御四海神龙的攻势，眼看杨牧这一掌就可以把她的琵琶骨打碎，那老头儿
陡地插进当中，把吕思美轻轻一推，推出了三丈开外！他用的是一股巧劲，
吕思美好似是给他拉开似的。身形只是转了一圈，就站稳了。
杨牧一来是煞不住势，二来也是怒火头上，心道：“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双掌掌力尽发，“蓬”的一声，竟然打到了那个老者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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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建业大吃一惊，叫道：“杨牧，住手！”话犹未了，杨牧已是四脚朝
天，跌在地上。那“蓬”的一声，却是他身子触着硬地的声音。
齐建业大惊之下，也不知杨牧有没受伤，无暇思索，一把抓去，抓着了
老头儿的烟杆。那老头儿笑道：“齐老先生，你也喜欢抽烟么？”
以齐建业的功力，这一抓石头也要裂开。他满以为这烟杆是非断不可的，
不料只觉触手如烫，一股力道反震他的掌心，手措一松烟杆已是掌握不牢。
这招一试，齐建业方始知道对方的功力不在他之下。
齐建业蓦地想起一人，连忙问道：“来的可是烟杆开碑陈德泰陈老先生
么？”
原来陈德泰这根烟杆乃是一件宝物，外表看来，似是漆木，其实却是青
铜混合玄铁铸的。玄铁是一种稀有金属，比凡铁重逾十倍。有一次陈德泰和
儿位朋友喝酒，酒酣兴起，曾用这根烟杆试演武功，一敲敲碎了一块石碑，
是以得了“烟杆开碑”的外号。齐建业刚才拗不断这根烟杆，反而给震得虎
口发麻，也就是因为它是玄铁之故。
陈德泰打了个哈哈，说道：“贱名有辱清听，陈某不胜惶恐，齐老先生
的大名，我也是久仰的了。此次光临小店，请恕有失迎迓之罪。不知齐老先
生何以和这两位客人为难，可否看在小老儿的面上，大家一笑作了？”
齐建业心道：“你倒说得这样轻松？”眉头一皱，说道：“此事一言难
尽。本来冲着陈老英雄的金面，齐某是应该罢手的。但好不容易碰见了这两
个人，若不趁此作个了断，以后就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请恕碍难从命！”
陈德泰淡淡说道：“齐老先生不肯给我面子，那我可没有办法了。”
齐建业道：“不是我不肯给你面子——”话犹未了，陈德泰已是摆了摆
手，说道，“不必多说了！”不听他的解释，回过头来，却对宋腾霄说道：
“请问宋时轮是阁下何人？”宋腾霄道：“正是先父。”
陈德泰哈哈笑道：“怪不得你的追风剑法使得这样到家，原来果然是宋
时轮的儿子。那么，你想必就是在小金川和孟元超齐名的宋腾霄了？”宋腾
霄道：“不错，陈老先生敢情是先父旧交？”
齐建业见他们攀亲道故，心里已知不妙，果然便听得陈德泰说道：“二
十年前，我与令尊缔交，以后就没有见过面，不料他已经仙逝，实是可惜。
好，今日碰上了这件事情，你就让我替你了结吧。闲后少说，你们走吧！”
齐建业是个久享盛名的人物，怎能丢这面子，喝道：“不许走！”
陈德泰冷笑说道：“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撇开私人的交情不说，我是
这间酒店的主人，你们两位和他们两位都是客人，客人在小店闹事，我就有
权来管。是我叫他们走的，齐老先生不肯甘休，问我要人就是！”
齐建业年纪虽老，火气很大，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说道：“好吧，那
我就只好领教你陈老哥的烟杆开碑的功夫了。不过，这两个人可还不能够现
在就走！”
陈德泰烟杆一横，说道：“只要你有本领抓得住他们！不过，可先得过
我这一关才行！”
宋腾霄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一声冷笑，说道：“为朋友两肋插刀又有
何妨？齐老先生，你不用担心，宋某既然敢为朋友出头，就不怕三刀六洞，
你叫我走，我也是不会走的。陈老伯，小侄多蒙你的爱护，但还是让我自己
了断吧。老伯的盛情，小侄心领了。”
陈德泰道：“不行，事情是在我的店子里闹出来的，我就非管不可！”



局面一变，突然变成了宋腾霄和陈德泰争执，大家争着要和四海神龙齐
建业交手，倒是颇出齐建业的意料之外。
试了刚才那招，齐建业已知陈德泰的武功不亚于他，心中自忖，和陈德
泰单打独斗的话，或许还可以有儿分取胜的把握，加上了一个宋腾霄，自己
就是必败无疑了。
当然以陈德泰的身份，决不能和宋腾霄联手打他，可是倘若自己出手攻
击宋腾霄的话，陈德泰有言在先，那就是迫得他非和宋腾霄联手不可了。
齐建业虽然是在怒火头上，也不能不有点踌躇了。
缨长风从酒店走了出来，说道：“两位老先生可肯听小可一言么？”
店小二跟在后面说道：“老东家，刚才他们打架的时候，这位客官正在
喝酒，几乎殃及池鱼，给他们打破头颅。事情的经过，这位客官也是曾经目
击的。”
陈德泰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此人精华内敛，双目炯炯有神，显然是
个武学行家。不知他是来帮谁的？”虽然店小二的口气，这人似乎是站在自
己这边，心里也不能不有点戒备。当下说道：“客官有何指教？”
缨长风道：“依小可之见，冤家还是宜解不宜结的好。”
陈德泰说道：“我是但愿息事宁人，就不知齐老先生愿不愿意。这话你
应该和齐老先生去说。”
齐建业方自沉吟，杨牧记起刚才所吃的亏，怒道：“你是什么东西，也
配来管闲事？”
缨长风哈哈一笑，说道：“天下人管得天下事，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
也总可以说句话吧。嘿、嘿，依我看来，你们还是和解的好。”
杨牧道：“不和解又怎么样？”
缨长风道：“若然大家都是有仇必报，有帐必算，那么我和你也有一笔
帐未曾算呢！对啦，刚才你不也是口口声声要和我算帐的么？不过我还是希
望大家能够和解的好。”
言下之意，齐建业和杨牧若是不肯接受调停，没奈何他也是要和杨牧算
帐的了！
杨牧仗着有齐建业作靠山，正要发作，齐建业却忽地瞪他一眼，说道：
“让我来说。”口中说话，足尖暗运内力。
这条街道是用石块铺的，齐建业暗运内力，当他移开脚步之时，只见石
块上已经给他用脚尖打了两个交叉十字。就好像用斧头凿出来似的，凹痕一
般深浅。用脚踏碎石块不难，似这等只是划开两道深浅相等的裂痕，而不波
及其他部份，必须内力能够集中一点、操纵自如才行。陈德泰见他显露这手
上乘的功夫，也不禁暗暗吃了一惊，想道：“这老头儿果然名不虚传，内功
己到了炉火纯青之境。若然只是较量内功，只怕我也未必能够胜他。”
缨长风淡淡说道：“愿聆齐老先生高见。”
齐建业移开脚步，缓缓说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话是说得不错，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梁子，比如打破了的茶杯，踩裂了的石头，那就恐
怕是补不回来，抹不平净的了。”
话中有话，所谓“打破了的茶杯”，只不过是个陪衬，“踩裂了的石头”
才是他想要打的比喻。言下之意，除非缨长风可以抹平了石上的裂痕，否则
这“梁子”就是终不可解。
这分明是给缨长风出了一个难题。要令缨长风知难而退。



原来齐建业是个武学大行家，陈德泰看得出缨长风是个身怀绝技的人，
他当然也是早已看出来了。不过却未能够准确估量缨长风功夫的深浅如何，
是以要试他一试。
缨长风不慌不忙的踱着方步，从那块石块走了过去，说道：“天下除非
是杀父杀母的不共戴天之仇，否则决没有化解不了的梁子！”
移开脚步，那两个交叉十字已是无影无踪，而且他不仅仅是“抹平”了
那两道凹痕而已，整块石头就好似给削去了一层似的，平平整整，什么痕迹
都不见了。
这份功夫，纵然不能说是在四海神龙齐建业之上，至少也是旗鼓相当！
齐建业暗暗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想道：“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
新人换旧人。想不到后辈之中，竟然出现了这许多高手。”
只是和陈德泰单打独斗，他已经没有必胜的把握，倘若不肯接受调停，
缨长风一定要和杨牧“算帐”的话，他和杨牧二人，那是必败无疑的了。更
何况对方还有宋腾霄和吕思美二人，这二人也是决不肯袖手旁观的。
饶是四海神龙火气再大，在这样强弱悬殊，众寡不敌的形势之下，那也
是无可奈何，必须罢手的了！
缨长风显露了这手功夫，仍然恭恭敬敬他说道：“不知齐老先生以为晚
辈的话是否得当？”
齐建业道：“阁下高姓大名？”
缨长风道：“小可是蓬莱缨长风。”山东蓬莱县乃是他的籍贯。
齐建业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怪不得陈天宇盛赞他。果然了得。”当
下明知故问：“江南陈大侠是你的好朋友？”
缨长风道：“陈大侠折节下交，我可不配称作他的朋友。”
齐建业哈哈一笑，说道：“好，看在两位陈大哥的面上，今日之事，就
此揭过。后会有期。”他先提陈天宇，然后才说“两位陈大哥”。“两位陈
大哥”虽然也包括了陈德泰在内，显然是主从有别了。还有一层，他只是说
“今日之事，就此揭过”，却并没有说就此解开与宋腾霄所结的“梁子”，
意思当然只是暂且罢手而已。
陈德泰明知他是遮羞的说话，心里暗暗好笑。但陈德泰但求息事宁人，
也就不想再给他难堪了。当下说道：“我还未曾得尽地主之谊呢，齐老先生
请进小店再喝一杯。”
齐建业冷冷说道：“多谢你了，不啦！”回过头来，拂袖便走。他一走
杨牧当然也是灰溜溜的跟着他走了。
吕思美“噗嗤”一笑，说道：“这老头儿真是死要面子，可笑得紧！分
明是自知不敌，偏要说是看在江南陈大侠的份上。这事却与陈天宇又有什么
相关？”
陈德泰笑道：“原来是缨大侠，小老儿是久仰大名的了。多亏缨大侠显
露了这手神功，否则只怕还吓不走这四海神龙呢！”
缨长风笑道：“陈老前辈给我脸上贴金，我可担当不起。”
宋腾霄因为是久居在边荒之地的小金川，却不知缨长风的名头，但见陈
德泰这样称赞他，对他也不由得另眼相看。不过由于缨长风刚才在酒店里曾
经暗助过段仇世一臂之力，宋腾霄却是不免对他尚有芥蒂。
陈德泰哈哈笑道：“相请不如偶遇，今日我得见故人之子，又得与缨兄
幸会，就请大家都来同喝一杯。”



宋腾霄忽地淡淡说道：“缨先生，你刚才在酒店里显露的那手功夫，更
是令我佩服！”
陈德泰不知就里，说道：“缨大侠，你刚才显露了什么功夫，可惜我没
有眼福见到。”
缨长风道：“没什么。刚才那姓杨的几乎打到我的头上，我和他开个玩
笑，泼了他一脸酒。”
陈德泰哈哈笑道：“这姓杨的最是可恶，缨兄，你这个玩笑开得好。”
吕思美心直口快，禁不住就说道：“缨先生，想不到点苍双煞也是你的
朋友。”
缨长风淡淡说道：“我是个浪荡江湖的人，三教九流的朋友识得不少。
不过点苍双煞却不是我的朋友。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也想和他们结交结
交。”
陈德泰道：“不错，我听说点苍双煞乃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行事虽
然有点怪僻，却也并无多大过错。尤其是冷面书生段仇世，文才武艺俱都出
色当行，的确是值得交一交的朋友。你们为何提起了他？”
一来是因为涉及好友孟元超的私德，宋腾霄不便说给陈德泰知道；二来
陈德泰的口气对段仇世又颇有赞许之意，宋腾霄就更不便说了。当下悄悄向
吕思美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叫她不可多言，便含糊其辞他说道：“没什么，不
过老伯所说的那个冷面书生段仇世，适才恰好到过这里，是以我们随便问
问。”
陈德泰道：“哦，他到过这里，可惜我来迟了一步。想必他是已经走了？”
那店小二接着说道：“他还未曾来得及坐下喝酒，那齐老头子就跑进来
要找他打架了。缨先生暗中帮了他一把忙，他才能够逃跑的。”他故意隐瞒
了宋腾霄曾和段仇世打架之事，说成了好像段仇世是和宋腾霄站在一边的。
陈德泰说道：“原来如此。这位冷面书生行事怪僻，得罪了四海神龙也
不稀奇。哈哈，如此说来，你们虽然都是并不相识，却倒是同仇敌汽呢！”
陈德泰这么一说，床腾霄自是更不便再提了。只好甚是尴尬的应道：“是
呀，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碰见他。”
缨长风微微一笑，跟着说道：“宋兄和吕姑娘，你们的一位好朋友倒是
和我相识。”
宋腾霄怔了一怔，道：“是谁？”
缨长风道：“云紫萝。”
吕思美喜欢得跳了起来，说道：“原来你听见了我们刚才的说话了。我
们正想找云姐姐呢，她在哪里，你知道么？”
缨长风道：“她在她的姨妈萧夫人那里。”
宋腾霄诧道：“她有一位姨妈，我倒未知。是住在哪里的？”
缨长风道：“在太湖中的西洞庭山。不过她们现在是否还在那儿，我可
就不知道了。”
吕思美道：“为什么？”
缨长风道：“说来话长——”
陈德泰笑道：“对啦，咱们还是进去一面喝酒，一面再说吧。”
店小二打扫干净，重整杯盘，缨长风把他和云紫萝相识的经过，以及云
紫萝在西侗庭山的遭遇，一一告诉了宋腾霄。
吕思美道：“啊，这个消息咱们应该尽快传报给孟大哥知道。”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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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缨先生，你帮了云姐姐这样的大忙，我们都很感激你。盂大哥知道了，更
要感激你。”
缨长风道，“你说的这位孟大哥可是孟元超、孟大侠么？他和云女侠—
—”
吕思美道：“云姐姐、盂大哥，和这位宋师哥，他们三人是从小就在一
起，一同长大的。”缨长风道：“哦，原来如此。”
宋腾霄忽地冷冷说道：“缨先生，你对云紫萝倒似乎很是关心。”
缨长风本来想从吕思美的口中，探听孟元超和云紫萝的关系的。听了宋
腾霄这话，心里很不舒服，也就不便再问吕思美了。当下苦笑说道：“我这
个人是有点好管闲事。”
陈德泰笑道：“我也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对啦，说起了孟元超，我倒
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
吕思美怔了一怔，说道：“孟大哥有什么可笑的事情传之众口。”
陈德泰道：“做出这件可笑事情的人不是孟元超，但却把他牵涉在内。”
吕思美道：“那人是谁？”
陈德泰喝了一杯酒，说道：“宋世兄，你们敢情是要到泰山去的。是吗？”
宋腾霄道：“不错，但只怕是赶不上泰山之会了。”
陈德泰道：“扶桑派的开宗大典已经举行过了，但一定还有许多客人未
散去的。”
接着说道：“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大会上的。做这件可笑的事情的人
是杨牧。我有一位参加泰山之会的朋友，昨天经过这里，告诉我的。
“杨牧请齐建业替他出头，硬说孟元超勾引了他的妻子，后来水落石出，
才知道云紫萝是在西洞庭山，根本就没有见过孟元超的面。
“家丑不宜外扬，古有明训。何况是在别人开宗立派的大会之中，当着
一众英雄的面？而且整个事情又只是捕风捉影！天下竟有如此疑心之重，重
到连面子也不要的丈夫，你说可不可笑。”
宋腾霄可是笑不出来。陈德泰以为是“捕风捉影”，他却是知道“事出
有因”的。对这件事情，他只是为盂元超感到难过。当下陪着干笑几声，便
即扭转话题，逗引陈德泰谈论泰山之会的奇闻异事。
宋腾霄感到难过，缨长风则是感触更多了。



第二十五回  破镜难圆

前事销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云轩一梦，回首春空。彩凤远，玉萧寒，夜悄悄，

恨无穷。难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

——孙道绚

宋腾霄对他心怀芥蒂，只顾和陈德泰说话，不知不觉把他冷落一旁。
缨长风大口大口的喝酒，酒意有了几分。酒在杯中摇晃，云紫萝的影子
在酒中摇晃。
湖上相逢，梅林练剑，花下谈心。与云紫萝的许多往事，蓦地里都兜上
心头了。
“唉，我是落拓江湖，她是飘泊人海。我们都是一样的运蹇时乖。不过
她的遭遇却比我更难堪得多，不知她能不能支撑得住？”
陈德泰是个老于世故的人，发觉缨长风似乎落漠寡欢，瞧出有些不对，
遂举杯笑道：“缨兄，今日难得相逢，我敬你一杯。喝过了酒，我还有事要
求你呢。”
缨长风一饮而尽，说道：“陈老先生有何吩咐？请说。”
陈德泰道：“久仰缨兄文武全材，请缨兄给我留个墨宝。”
缨长风笑道：“老前辈开我玩笑了！文武全材四字，我怎么当得起，老
先生，你才是令我饮佩的文武全材，我怎敢班门弄斧？”
陈德泰道：“我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
缨长风道：“这幅中堂想必是老前辈的笔迹？”
陈德泰笑道：“写着玩的，我是老来无聊，故此对朱竹垞这首词特别喜
爱。”
缨长风道：“这首词我也喜欢。词中固然是有满腔抑郁，也有一股豪情。
嗯，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晚辈落拓江湖，对这几句也
颇有同感呢。”
陈德泰笑道：“听说缨兄尚未娶妻？”
缨长风怔了一怔，一时不懂他的意思，未曾接口，陈德泰已接着说道：
“落拓江猢，且吩咐歌筵红粉。这也是朱竹垞的词句。缨兄游侠江湖，恐怕
是没有闲精侧帽歌场的了。不过若能求得个红颜知己，共偕白首，那也是人
生一大美事。”
缨长风笑道：“人过四十不娶，不宜再娶。再说红颜知己，又岂易求？”
陈德泰道：“这种古人的迂腐之言，岂能奉为金科玉律？”
吕思美笑道：“陈老前辈，你劝缨先生娶妻，莫非你是有意为他做媒？”
宋腾霄却冷笑说道：“缨先生的心目中恐怕是早已有了人缨长风的酒意
已经有了七八分了，对他们的话恍若听而不闻。他此时正在想着云紫萝：“红
颜知己，我本已有幸相逢，可惜又失之交臂了。”一时间颇有“酒入愁肠，
化作相思泪”的感慨了。
陈德泰见他若有所思，笑道：“缨兄可是正在思索佳句么，我替你准备
纸笔。”
忽听得脚步声响，进来一个女客。
店小二迎上前去，赔笑说道：“小店正在修理，今天不做生意。请女客
人见谅。”这店小二其实是陈德泰的徒弟，他知道师父此时一定是不愿意有
人来打扰的，故此也不请示，就替师父挡客了。



他以为还要费一番唇舌的，因为陈德泰和缨长风他们正在喝酒，这女客
说不定要提出质问。
不料这女客却好像着了定身法似的。刚刚踏进门口，忽然就似呆住了。
这女客头上戴着孝，穿的是黑色的寡妇衣裳，脸上木然毫无表情。站在
门口，就似一尊石像。
店小二吃了一惊，忙道：“女客人，你怎么啦？”
话犹未了，那女客已是倏的转过了身，就这样的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有说。
店小二大为诧异，哼了一声，笑道：“这女客人不是神经病就一定是哑
吧。”
陈德泰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见这女客人身法轻灵，走得甚快，心里起疑，
正想问在座之中有谁认得这个女客，话未出口，缨长风忽地站了起来，说道：
“我有急事，请恕少陪。他日归来，再替老先生涂鸦补壁。”匆匆忙忙的说
了这几句话，好像生怕陈德泰不许他走似的，话一说完，旋风似的便冲出去
了。
吕思美道：“咦，这是怎么一回事。”
宋腾霄冷笑道：“真没礼貌，我瞧多半是他看中了人家的小寡妇。”
吕思美道：“宋师哥，我不许你说这样轻薄的话。”宋腾霄面上一红，
拿起酒杯，掩饰窘态，说道：“他走了也好，咱们喝酒。”
陈德泰心道：“缨长风一定是和这女客人相识。”他是老成长者，不愿
谈论别人私事，于是也举起了酒杯，笑道：“对，咱们还是喝酒吧。”
吕思美拿起酒杯，却不噶酒，似乎在想什么事情似的，半晌忽地说道：
“宋师哥，这个女人我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
宋腾霄刚才没有怎么留意，此时给吕思美提醒，想了一想，“咦”了一
声说道：“不错，的确好像是哪个熟人似的，她是谁呢？不对，不对！”陈
德泰怔了一怔，说道：“什么不对？”
吕思美道：“宋师哥，你以为是云紫萝？”
宋腾霄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道：“是有点相似。但云紫萝烧成了
灰我也认识，怎会变了个人！”殊不知这女客人可正是云紫萝！
原来云紫萝是戴着人皮面具的，这张面具是缨长风所送，故此只有缨长
风知道是她，旁人都看不出来。
“腾霄还是从前的模样，而我已是历尽沧桑。唉，旧梦尘封休再启，此
心如水只东流。西子湖边，姑苏台畔，三人同游的往事，今生是恐怕不能再
有的了！”
友情并未淡忘，往事已是不堪回首。云紫萝为了不想给孟元超知道她的
行踪，是以只好连宋腾霄也避而不见了。
“高巢乳燕，各自分飞。值得高兴的是他们也都找到了伴侣了。元超性
情沉毅，朴实无华，配上那位林掌门一定可以创出一番事业。腾霄风流文采，
潇洒不羁，配上这位聪明活泼的吕姑娘，也似乎更为适合。”云紫萝在心里
暗暗为他们祝福。
跟着就想到了缨长风，“我本来希望他和元超能够成为朋友的，想不到
却是腾霄和他先结上了。缨长风想必会知道是我吧，他会不会告诉腾霄呢？”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人叫道：“紫萝，紫萝！”来的人可不正是缨长风！
云紫萝心乱如麻，低首疾行。缨长风走到她的身边，笑道：“紫萝，难



道你也要躲避我么？你有什么心事，可不可以让我替你分忧？”
虽然只是寥寥数语，其中却包含了多少关怀，多少情意？两人目光相接。
好像有一股暖流流过全身，云紫萝深深感觉到一份友谊的温暖了。
“终于还是瞒不过你的眼睛，”云紫萝苦笑道，“腾霄呢？你一个人追
出来，他们不起疑么？”
“你看见我们，一言不发，立即就走。我猜想你大概是不愿意给宋腾霄
认出你吧？所以我也就不告诉他们了。”缨长风笑道，“至于他们是否起疑，
那我可顾不得了。”
云紫萝幽幽叹了口气，说道：“我本来应该见一见宋腾霄的，小时候我
们是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好朋友。⋯⋯”缨长风插口道：“我知道。宋腾霄已
经告诉我了。”云紫萝低下头续道：“但想了想，还是不见的好。”
缨长风道：“紫萝你怎么会来到这儿？”
云紫萝忽地脸上一红，好像想说甚么，事情难于出口似的，对缨长风问
她的说话，也不知是听不见还是不想回答，目光中透露着一派迷茫，只是在
看着缨长风。
缨长风道：“紫萝，你想说甚么，说吧！”
云紫萝一咬银牙，终于说了：“我的事情慢慢再告诉你。我先问你，你
可见着了他没有？”
缨长风见她欲说还休的样子，怔了一怔，随即恍然大悟，说道：“你问
的可是尊夫？”
云紫萝银牙一咬，涩声说道：“我问的是杨牧！他已经不把我当作妻子，
我也不能把他当作丈夫了！”“尊夫”二字，刺耳钻心，云紫萝积压在心头
的悲郁，终于像冲破堤防的洪水，发泄出来了。
缨长风吃惊道：“紫萝，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
云紫萝道：“我现在的心乱得很，你先别问我，只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
话。我要知道杨牧和宋腾霄是否已经见了面，闹出了些什么事情来了？”

原来云紫萝踏进这个小镇之时，正是杨牧跟着齐建业逃出去的时候。幸
亏云紫萝戴着人皮面具，她闪过路旁，杨牧匆匆而逃，对她似乎没有留意。
缨长风道：“你定一定神，我慢慢告诉你。”两人并肩走了一会，云紫
萝没有刚才那样的激动了，缨长风这才把在酒店里发生的事情，说给云紫萝
知道。
谈及杨牧和宋腾霄冲突的经过之时，缨长凤的措辞已经是力求审慎，避
免刺激云紫萝的了。但云紫萝听了，仍是不免再次激动起来。心上的伤口本
来未曾复合，现在又好像给利针扎了一下似的，滴着鲜血了！
半晌，云紫萝叹了口气，说道：“他作践我也还罢了，还要辱及我的朋
友，甚至不借制造谣言，把四海神龙请出来难为我的友人。你说，我们怎么
还能够重作夫妻？”
缨长风道：“夫妻分手，固然是一大不幸，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好比身
体长了一个毒瘤，忍得一时之痛，割了或许更好。紫萝，你别难过。你的事
情可以和我说吗？”
云紫萝抹去了眼泪，说道：“我知道你心上有许多疑团。好吧，你要知
道，我就告诉你吧。”
忍着心头的绞痛，云紫萝把难堪的往事，从头说起，全都告诉了缨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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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过去母亲问她，她不愿意说的，现在也告诉了缨长风了。要知道
她在深受刺激之余，实在是需要一个了解她的朋友，让她可以倾吐心中的抑
郁啊！
说了半个时辰，云紫萝方始把这前因后果说完。说完了之后，这才忽地
自己也感到诧异起来，缨长风不过是自己新相识的朋友，为什么自己竟然肯
把藏在心底的最隐秘的事情都告诉了他呢？
但说也奇怪，对缨长风倾吐之后，她的眼泪虽还是在流，心中却已是平
静得多，舒服得多了。
缨长风缓缓说道，“有句话说得好，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过去了的，
就让它过去吧！”
云紫萝道：“当真死了倒还好些。可是，可是，唉！”
缨长风一时误解她的意思，涩声说道：“夫妻的情份，本来是不容易一
刀两断，不过——”
话犹未了，只见云紫萝已是珠泪盈眶，哽咽说道：“我和杨牧还有什么
夫妻情份！你不懂，唉，你不懂的！我，我，我已经有了⋯⋯夫妻可以一刀
两断，母子是不能一刀两断的，你，你明白吗？”
缨长风瞿然一省，说道：“你怀有杨牧的孩子，我早已知道。你不用担
忧这个孩子将是无父孤儿，如果你不嫌冒昧，我，我毕竟是一个上了四十岁
的中年人，临到求婚之际，反而比一个年青人更为害羞，一时间竟不知如何
措辞才好。对云紫萝他虽然是早就有了爱慕之心，也还想不到这样快就要向
她求婚的。
云紫萝心头鹿撞，脸上发烧，幸亏她是戴着面具，脸上的神情没有让缨
长风瞧见。
这件事情来得太过突然，一时间云紫萝也不知如何是好。但在她定了定
神之后，终于得了一个主意，装作听不懂缨长风的意思，说道：“缨大哥，
多谢你的关怀，这个孩子，将来我也是要托你照顾的，你若不嫌冒昧，我想
和你结为异姓兄妹。不瞒你说，我没有兄长，在我的心里，我是早已把你当
成哥哥的了。”
缨长风呆了一呆，想不到她是这样回答，同样的一句“不嫌冒昧”，意
义却是大不相同。
云紫萝强抑心神，微笑说道：“缨大哥，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莫非是嫌
我配不上做你的妹妹吗？”
缨长风苦笑道“不，不。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云紫萝笑道：“好，那么咱们就撮土为香，当天一拜。”
两人结拜过后，云紫萝道：“缨大哥，你上哪儿？”
缨长风道：“我是浪荡惯了的，没有一定的去处。你呢？”
云紫萝道：“我想回三河原籍找我姨妈。”
缨长风道：“我和你一同去好吗？”
云紫萝怔了一怔，说道：“这个，这个恐怕不大方便吧？人言可畏——”
缨长风恢复了豪迈的故态，哈哈一笑，说道：“紫萝，我只道你是女中
丈夫，怎的也有这许多顾虑。咱们如今已是兄妹，要避什么嫌疑。只要你信
得过我是个光明磊落的男子，别人的闲话，又何必管它？”
云紫萝正自踌躇未决，忽听得有人飞跑的脚步声。跟着说话的声音也听
得见了。



说话的那两个人竟然是四海神龙齐建业和她的丈夫杨牧！
只听得齐建业说道：“杨牧，我看多半是你的瞎疑心吧。你的媳妇儿在
西洞庭山，怎会突然跑到这里？”
杨牧说道：“你老人家刚才恐怕没有看得清楚，那个女人确实有点像云
紫萝。”
齐建业道：“你敢情是想媳妇儿想得疯了？你说的那个女人分明是个乡
下妇人，有哪点和云紫萝相像？云紫萝怎样变也不会变成那个样子！”
杨牧说道：“面貌虽然两样，可是我和她是做了八年夫妻的，她走路的
姿态和一些我日常看惯了的举止可是瞒不过我。我一见她就觉得似曾相识，
叫我如何不起疑心？”
幸亏是隔着一个山坳，云紫萝和缨长风还没有给他们瞧见。
云紫萝心里暗暗叫苦，想道：“我只道他没有留意，却原来他是看得这
样仔细，早已起了疑心。”
缨长风握着她的手，低声说道：“别慌，你现在还不想和他们撕破脸，
是不是？”云紫萝六神无主，点了点头。缨长风道：“好，那咱们就暂且躲
他一躲，躲不过去，由我出头应付。”
他们是在一条山边的小路行走的，两人刚好躲进松林，齐建业和杨牧也
已经走过山坳，来到了他们原先所在的地方了。
齐建业似乎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说道：“从这小镇出来，只有两条路，
东面那条路我们已经追出十里之外，没有见着。如今在这条路也走了十多里
了，也仍是鬼影不见一个。我看那个农妇恐怕是早已回家了。”
杨牧说道：“我知道你老人家不相信那女人是云紫萝，但我若然不再见
她一见，心里的疑团总是难以消除。”
齐建业忽地叹了口气，说道：“不是我说泄气的话，媳妇儿已变了心，
她回来也没有用。我劝你还是放手了吧！”
杨牧说道：“我宁可把她找了回来再把她扔掉，这口气我受不了！再说
我们杨家出了这样贱人，辱及家门，杨家的亲戚也没面子！”
云紫萝听了这话，气得发抖。缨长风在她耳边说道：“忍耐点儿，他们
就要过去了。”
不料他们忽然停下脚步，不走了。
杨牧说道：“这里有一片松林，说不定她是躲在里头，咱们进去搜搜。”
齐建业无可无不可地说道：“好吧，你既然有这疑心，那我也不妨陪你
进去看看。”
云紫萝手心淌汗，说道：“缨大哥，我不能连累你，让我出去！”
缨长风紧紧握着她的手，说道：“天塌下来我也不怕，我只怕坏了你的
名声！你不许动，让我出去！”
云紫萝苦笑道：“我的名声反正是已经坏了，让我出去！”
两人正在争着出去，杨牧也已经走到林边，忽听得有个人叫道：“齐大
哥，怎么你还在这儿呀，咱们可是巧遇了！”
缨长风喜出望外，说道，“有救星了，来的是江南大侠陈天宇，他是我
的好朋友，一定会帮我的。”
云紫萝道：“那你也不用出去了，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在树林里小声谈话，路上陈天宇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来到。
陈天宇说道：“齐大哥，你那天走得太快，我本来想请你到舍下盘桓几



天的。不过，好在现在又遇上了。令亲若无别事，也请一同去吧。”原来陈
天宇父子是后一天才下山的，他们只道齐建业早已走远了，是以在这里遇见，
颇有意外之喜。
齐建业道：“多谢陈兄厚意，不过我还有点小事在身，他日再到贵府叨
扰陈兄吧。”
陈天宇道：“齐大哥，你有何事，可否见告？”
齐建业本来就不相信那个女人是云紫萝，说出来恐怕惹陈天宇笑话；二
来陈天宇在泰山之会那天，是帮孟元超说好话的，换言之也就是他对杨牧根
本就不相信。齐建业是更不方便说了。当下只好说道：“也不是什么紧要的
事，不过我这世侄受了点伤，我想还是陪他回家调治的好。”
陈天宇道：“杨兄不是伤得重吧？不如到我家里，一样可以调治，还可
以省得扶病再走长途。”
杨牧知道瞒不过陈天宇的法眼，说道：“多谢陈大侠好意，我只是一点
点轻伤。”
陈天宇哈哈笑道：“既然你们两位没有什么紧要的事，那么这个东道主
我是作定的了。齐大哥，我知道你是喜欢结交朋友的人，有两位朋友，我希
望你和他们结识，所以你非接受我的邀请不可！”
齐建业不得不问：“是哪两位朋友？”
陈天宇笑道：“一位是烟杆开碑陈德泰。齐大哥想必还未知道，陈德泰
就在这小镇上开了一间酒店的。我此来正是要拜访他。”
齐建业甚是尴尬，说道：“这位烟杆开碑我已经见过了。”
陈天宇道：“啊，你已经见过他了，那更好啦。咱们一同回去，找他喝
酒。”心里可是有点奇怪：“陈德泰素来好客，他既然见着了四海神龙，为
什么不留佳客？”
齐建业道，“还有另上位朋友是谁？”
陈天宇道：“就是我曾经和你说过的那位缨长风。上个月他去了西洞庭
山，说过还要到舍下一趟的。”
齐建业更是尴尬，说道，“这位缨长风我也见过啦！”
陈天宇大感意外，说道：“什么时候，在哪里碰上的？”
齐建业淡淡说道：“就是刚才在烟杆开碑陈德泰的酒店里。”
陈天宇见他面色甚是难看，吃了一惊，说道：“敢情你们是，是有了什
么误会？”
齐建业忍不住爆发出来，说道：“误会没有。只是你这两位朋友和敝亲
杨牧倒是结了一点梁子。”
陈天宇道：“啊，什么梁子，可以冲着我的面子化解么？”
杨牧道：“不必再提它啦，这梁子也已经化解了。”
涉及私人的恩怨，本来就是江湖中人视为禁忌的一种事情，杨牧不肯说，
陈天宇自也不便多问，当下哈哈一笑，说道：“这么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事情了，俗语说得好，不打不相识。你们大概还未至于动上手吧？就是打过
架，那也无妨。咱们一同回去喝酒，彼此哈哈一笑，也就是了。怎么，你们
不肯赏我这个面子吗？”
陈天宇有江南大侠之称，乃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之一，论起武林中的地
位，他还在四海神龙齐建业之上，他既然说到这样的话，齐建业自是不能不
卖他的面子，心里想道：“那个姓宋的小子，这个时候，大概也该走了。哼，



就是不走，我四海神龙也不怕见他。”于是就答应了陈天宇的邀请。
一场虚惊，终于过去。缨长风听得他们的脚步声已经去得远了，松了口
气，笑道：“紫萝，咱们也可以走啦。”
云紫萝揭开面具，深深吸了口气。缨长风见她面色苍白如纸，吃了一惊，
说道：“紫萝你怎么呢？”
云紫萝道：“让我再歇一歇。”原来她刚气得发抖，此时气还未过，想
站起来，只觉得全身乏力。
缨长风道：“一个人但求问心无愧，别人诬蔑，又何必去理会它？不过，
紫萝，你有孕在身，我实是放心不下，你让我伴你回家吧，咱们已经是兄妹
了，做哥哥的照料妹妹，你要避忌么？”
云紫萝一跃而起，说道：“你说得对，但求无愧我心，又何须害怕人言
可畏！”本来她是有点顾虑的，受了这场刺激之后，反而下了决心了。
云紫萝抖落身上的尘沙，与缨长风步出幽林，迎着耀目的阳光，心上的
阴霾也好像在阳光下消失了。
自此两人兄妹相称，一路同行。这种微妙的感情，起初大家还有点不习
惯，渐渐也就习惯了，相处得当真就像兄妹一般。缨长风固然是个豪迈不羁
的汉子，却也颇能以礼自持。云紫萝对他越发敬重，心境也是逐渐开朗了。
一路平安无事，这日到了蓟州，云紫萝的故乡就是在蓟州属内的三河县
的，相去不过是两日的路程了。
“近乡情更怯”，云紫萝微喟说道：“我离开故乡的时候，未满十岁，
现在虽非老大回乡，只怕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了。”
缨长风笑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重来旧地，山水
有情，又何须定要有人相识？何况你至少还有一亲人在乡下呢。”
云紫萝笑道：“你说得真美。故乡的山水也许比不上江南，但却确是常
在我的梦中重现的。这座北芒山就是我小时候常常游玩的地方。”
北芒山是蓟州境内的名山，绵延百余里，云紫萝的故家就在山的那头，
此时他们正从山下经过。
行走问忽听得有人叫道：“威——震——河——朔，远——近——闻—
—名。”是四个人的声音，周而复始的连接着唱出来的。抬头一看，只见前
面人影绰绰的约有十多个人。打着一面绣着黑鹰的镖旗。
缨长风道：“原来是震远镖局的人。”震远镖局是北五省最大的一间镖
局。镖局习惯，经过他们认为可能有强人出没的地方，走在前面的四个“趟
子手”（走镖时喝道开路的伙计）是要拉长声音，唱出本镖局的名字的。“威
震河朔，远近闻名。”就包含有“震远”二字：不过缨长风也有点奇怪，心
里想道：“从未听说北芒山聚有强人，而且这里接近都门，正是震远镖局的
地头（震远镖局开在北京），他们何用这样大张旗鼓？”
回头一看，正想和云紫萝说话，忽见云紫萝面上变色，匆匆忙忙的把人
皮面具拿了出来戴上。
缨长风听她说过她的姨妈和震远镖局的总镖头结有梁子的事情，心里想
道：“莫非她是不想给震远镖局的人认识。但这是她姨父母的事情，结这梁
子时候，她还是小孩子呢，却又与她何干？何须这样避忌？”他却怎知云紫
萝乃是另有原因。
缨长风还未来得及问她，那班震远镖局的人已经走近。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班镖局的人，忽地一字摆开，拦住他们的路。
缨长风大为惊诧，说道：“我们是赶路百姓，又不是强盗。你们拦了路
不许我们走，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满面麻子的年青镖师走了出来，冷冷说道，“这娘儿是你什么人？”
缪长风气往上冲，怒道：“关你什么？”
一个像首领身份的人说道，“成龙不可无礼，阁下可是缨长凤缨大侠？”
缨长风道：“大侠两字不敢当，缨长风正是在下。请问阁下可是震远镖
局的韩总镖头？”
那人说道，“不错，我正是韩威武。”
缨长风抱拳说道：“久仰了。请问韩总镖头：何故留难？缨某自问可没
有得罪贵镖局！”
韩威武道，”缨大侠言重了，我们怎敢留难阁下。我们只是想要知道，
这位娘子究竟是何人？”
缨长风道：“是我的妹妹，怎么样！”
那麻子忽地冷笑道：“恐怕不是吧！”
缨长风大怒道：“是也好，不是也好，与你何关？你意欲如何，爽快说
吧！”
韩威武仍然保持一份礼貌的微笑，说道：“缨大侠切莫误会。他是好意。”
缨长风正自莫名其妙，只见那个麻子已经走到云紫萝面前，恭恭敬敬的
行了个礼说道：“弟子闵成龙特来拜见师娘。师娘驾到，请恕迎接来迟。”
原来这个麻子正是杨牧的大弟子阂成龙。他本来是个英俊少年，只因为
那次宋腾霄来到杨家，“灵堂”夺子，他在宋腾霄与杨大姑的恶斗之中受了
池鱼之殃，给宋腾霄反打回来的梅花针变成麻子的。
伤他的人虽然是宋腾霄，但事情却是因云紫萝而起。何况他也曾为追索
师父的拳经剑谱之事，和师娘闹翻，还给云紫萝打了他一记耳光，他怎能不
把云紫萝恨入骨髓！
云紫萝又是生气，又是吃惊，心里想道：“杨牧都不能马上认出我，他
怎么知道我呢？”此时想要不承认也是不行，因为只要一开口说话，就难以
隐瞒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闵成龙又冷笑道：“师娘何故遮掩本来面目，是因为
出了杨家，有了新人，故而羞见故旧么？师娘，你虽然出了杨家，弟子也还
是不敢不认师娘的，师娘，你又何必如此？”
云紫萝给他气得几乎炸了肺，一怒之下，剥下面具，斥道：“闵成龙你
给我滚开！”刚要给他一记耳光，还未打到他的面上，忽地又听得一个熟悉
的声音喝道：“你这贱妇还敢打人，给我住手！”
云紫萝心头一震，又气又怒又惊，手掌微颤，只听得“拍”的一声，那
记耳光略失准头，没有打着闵成龙的面门，却打着了他的肩头琵琶骨下三寸
之处，这一下痛得更加厉害，闵成龙口喷鲜血，摔出一丈开外。幸而琵琶骨
没给打碎，否则更是不堪设想。
那个毒骂云紫萝的人走出人丛，扯下了面具，冷笑说道：“你有人皮面
具，我也有人皮面具，你以为瞒得过我吗？哼，哼，捉奸捉双，捉贼拿赃，
如今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说，不过令我想不到的，原来你的奸夫不是孟
元超，却又换了缨长风了！水性杨花，真是可耻！”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云紫萝的丈夫杨牧！



原来杨牧那天找不着云紫萝，疑团莫释，一直耿耿于心。四海神龙齐建
业被江南大侠陈天宇邀去作客，而且他是武林领袖身份，也开始觉得此事有
点无聊，不愿意再陪杨牧到处去找云紫萝了。
杨牧没有办法，想起了大弟子闵成龙是震远镖局的镖师，总镖头韩威武
和他的交情也很不浅，于是快马入京，跑到震远镖局求韩威武帮忙。韩威武
一来是也有利用杨牧之处，二来他也想做出几件惊动武林的事情，以求扬名
立万，三来听说云紫萝所要投奔的姨妈，正是他仇人的妻子，于是便立即答
应了。
他们既然知道了云紫萝要回三河原籍，北芒山正是她必经之路，韩威武
就带了几个得力镖师，和杨牧师徒一齐，赶来这里拦截，果然恰巧给他们碰
上。杨牧计划周详，先叫闵成龙出面，逼使云紫萝露出本来面目，他这才以
丈夫的身份，出来“捉奸”。
云紫萝气得几乎晕倒，强自支持，颤声骂道：“你，你含血喷人⋯⋯”
杨牧冷笑道：“含血喷人。嘿，嘿，你这奸夫可是活生生的站在这儿！”
口中说话，一抓就向云紫萝抓下！
缨长风担心云紫萝有孕在身，大怒喝道：“杨牧，你狗嘴里不长象牙，
你敢动她一根毫发，我决不将你放过！”
杨牧冷笑道：“天下可没见过这样凶横的奸夫，不过你这样一来，可也
是不打自招了！各位朋友请作见证，杨某今日拼了受奸夫淫妇所害，也叫你
们决计难逃公道。”口中说话，手腕一翻，又向云紫萝抓去！
缨长风怒不可遏，喝道：“是非黑白，终有水落石出之时。管你说些什
么，我都不怕！”飞身一摇，人还未到，掌风已是震得杨牧退了一步。
忽觉背后生风，缨长风心头一凛，知道此人掌力非同小可。本来他也不
想取杨牧的性命，震退了他，便即反手一掌，先御敌。
双掌相交，声若郁雷。缨长风身形一晃，斜跃三步，回头看时，只见背
后袭来的这个人果然是震远镖局总镖头韩威武。
韩威武喝道：“你拐了人家的妻子，还敢行凶，韩某本领纵不如你，也
非主持公道不可！”云紫萝正在危急之中，缪长风哪有闲心和他分辩？当下
哼了一声，冷笑说道：“你要狗拿耗子，那也随你的便！”
“狗拿耗子”即是多管闲事的意思，本来是一句北方民间的俗语，缪长
风随口说了出来，韩威武听了，却是禁不住勃然大怒了。须知他是以北五省
的武林领袖自居的，岂能让人以狗相比。
韩威武大怒喝道：“你敢口出污言，辱骂于我！”话犹未了，只听得乒
乓两声，原来是他手下的两个镖师，上前拦阻缨长风，给缪长风的连环飞脚
踢翻了。
缨长风喝道：“镖局的朋友，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硬要插手，可休怪
我不再客气！”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缪长风向杨牧冲过去的时候，韩威武亦已赶至，
又是一掌，向他的背心劈来了。
缪长风心中焦躁，想道：“他既不知进退，不给他一点厉害瞧瞧，只怕
是不行了！”一个回身拗步，身形侧立如弓，双掌平堆如箭。左掌用的是阳
刚之力，右掌用的是阴柔之力，两股力道，互相牵引。韩威武所发出的力道，
给他化解于无形，陡然间只党对方的掌力便似排山倒海而来，饶是韩威武功
力深厚，胸口也好像给大石压住似的，身不由己的打了一个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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